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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埃及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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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泰　 任　 钰

　 　 内容提要　 １９ 世纪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家族执掌的埃及面对的是由英

帝国主导和塑造的全球化世界ꎮ １９ 世纪上半期ꎬ 埃及棉花的大量种植以及

由美国南北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利益ꎬ 在为英国提供优质原料的同时ꎬ 也使

埃及在经济上被纳入全球市场ꎮ 而 １９ 世纪中期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与通航ꎬ
不仅为亚非欧三大洲的通行提供了诸多便利ꎬ 也使埃及史无前例地卷入当

时快速发展的世界贸易之中ꎮ 到 １９ 世纪下半期ꎬ 埃及政府主要向英、 法大

规模海外金融借贷来推动国家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ꎬ 直至 １８７６ 年宣布国家

财政破产ꎮ 此后ꎬ 英、 法两国开始正式接管埃及的 “财政与建设” 大权ꎮ
棉花种植及其产量的陡升锐减、 苏伊士运河开凿通航和大规模海外金融借

贷等三大历史事件ꎬ 从表面上看是 １９ 世纪英国主导的全球纺织业、 国际交

通运输业和全球金融业的发展ꎬ 其实质是埃及从经济到政治被英国殖民主

义完全控制与占领ꎮ 埃及在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开启了畸形现代

化之路的艰辛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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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泰ꎬ 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 中东研究中心主

任、 教授ꎻ 任钰ꎬ 内蒙古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 ２０１９ 级硕士研

究生ꎮ

１９ 世纪上半期ꎬ 穆罕默德􀅰阿里开始在埃及推行改革ꎬ 种植棉花、 兴办

工厂、 复兴教育、 开凿运河ꎬ 开启了埃及早期现代化之路ꎮ 本文是关于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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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确切地说是指 １９ 世纪的埃及) 与现代世界体系① (英国主导的全球

化) 的历史互动关系的探索和思考ꎬ 目光主要聚焦埃及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

三大历史事件———棉花种植、 苏伊士运河开凿以及大规模海外借贷ꎬ 落脚点

是对埃及近代以来现代化道路模式的反思ꎮ 三大事件在经济增长、 地缘政治

和主权独立等方面使埃及更深地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扩张和全球市场发展的

漩涡之中ꎬ 而且这种影响还彼此叠加、 相互促进ꎮ 在开启埃及现代化运动的

同时ꎬ 埃及还被英帝国殖民化、 边缘化ꎬ 这对近代埃及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ꎮ

一　 埃及的棉花种植与 １９ 世纪全球纺织业发展

埃及的棉花种植可追溯至古埃及时期ꎬ 在近代其发展由自给自足到小规

模商品化生产乃至在世界棉花贸易市场占据一席之地ꎬ 折射出埃及经济被纳

入世界经济之路径ꎮ
(一)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前埃及的棉花生产

早在公元前 ３９５ 年ꎬ 埃及就出现了关于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的记载ꎮ 公

元 ７０ 年ꎬ 老普林尼观察到: “在上埃及地区ꎬ 阿拉伯半岛附近ꎬ 出现一种灌

木ꎬ 有人称其为棉花 (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ꎮ 这种灌木很小ꎬ 果实像有胡须的坚果ꎬ 里

面是丝一样的东西ꎬ 把丝从果实里抽出后能纺织成线”ꎮ② 不过ꎬ 虽然早在

２ ０００多年前埃及就已经有了关于棉花的相关记载ꎬ 但真正将棉花种植发展成

为独立的商品产业则是从 １９ 世纪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时期才开始的ꎮ
１９ 世纪以前的埃及棉花生产是以家庭组织的模式进行的ꎬ 在自给自足的

状态下ꎬ 剩余的棉花则用于贩卖以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ꎮ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刚

刚稳固了政权的穆罕默德􀅰阿里开始着手在埃及经济、 政治、 军事、 文化等

多方面推行改革ꎮ 埃及通过引进国外人才和设备ꎬ 让埃及本地人学习西方的

技术ꎬ 成立专门机构对其严格监督ꎮ １８１８ 年ꎬ 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命令下ꎬ
第一个机械化棉纺厂在埃及成立并开始经营ꎮ １８２０ 年ꎬ 法国纺织工程师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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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亚历克西斯􀅰朱梅尔受邀到埃及访问ꎬ 由一名土耳其军官马赫贝伊

(Ｍａｋｏ ｂｅｙ) 负责接待ꎮ 马赫贝伊曾任东古拉和塞纳尔的总督ꎬ 他把从埃塞俄

比亚采集的各种各样的植物种子带到开罗的花园里ꎬ 尝试进行种植ꎮ 就在他

带着朱梅尔参观其花园时ꎬ 朱梅尔偶然发现花园中的棉花丛有着异乎寻常的

长而坚固的纤维ꎮ 同年ꎬ 朱梅尔向默罕默德􀅰阿里提出其改良埃及棉花品种

的计划并得到支持ꎬ 随之在埃及国内这种名为 “朱梅尔棉” 的棉花开始被大

量种植ꎬ 并被出口欧洲ꎮ① １８２１ 年ꎬ 埃及棉花的总产量为 ９４４ 坎塔尔②ꎬ 并首

次在欧洲市场面世ꎮ 到 １８４９ 年ꎬ 埃及棉花的出口量为 ２５７ ５１０ 坎塔尔ꎬ 增长

了 ２７０ 多倍ꎮ③

１８５３ 年ꎬ 埃及政府从萨凡纳邀请美国棉花专家萨特斯􀅰艾略特到开罗ꎬ
担任一项实验项目的负责人ꎬ 以改善现有的埃及植物并尝试在尼罗河沿岸

种植海岛棉ꎮ 随后ꎬ 埃及政府又从美国进口轧花机用以完善纺织品的清洁

和保障工作ꎮ 在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动下ꎬ 到 １８６０ 年ꎬ 埃及用于出口的

棉花产量达到 ５ ０００ 万磅 (约相当于 ５０ 万坎塔尔)ꎮ 即便如此ꎬ 这一棉花出

口的数量还不足当时东印度公司棉花出口量的 １ / ４ꎬ 甚至达不到同期英国进

口棉花总量的 ５％ ꎮ 因此ꎬ 在 １８６１ 年之前ꎬ 埃及并不足以称为世界棉花产

量大国ꎮ④

(二) 国际市场的棉花荒与埃及步入 “棉花帝国” 行列

埃及在世界棉纺织业崭露头角的最重要原因ꎬ 是 １８６１ 年的美国内战而导

致的棉花荒ꎮ 一位研究埃及棉花的学者认为ꎬ 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内战和由此

产生的危机ꎬ 埃及的棉花要花半个世纪才能达到 １８６５ 年的地位ꎮ⑤

１８６１ 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ꎬ 美国国内为是否废除奴隶制而打得不可开交ꎬ
无暇顾及种植业包括棉花产业的发展ꎮ 全球棉纺织业由此突然出现棉花荒的

状态ꎮ 此时ꎬ 单靠印度的棉花并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ꎮ 且当时欧洲

的资本家们站在道德的高度ꎬ 声称拒绝购买染有黑人血液的棉花ꎬ 并宣称如

果可以在别处买到棉花ꎬ 就抵制美国南方种植园ꎬ 以废除奴隶制ꎮ 早在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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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正式爆发之前ꎬ 曼彻斯特棉花公司就已成立ꎬ 该公司旨在 “鼓励和促进

世界各地增加棉花种植与生产”ꎬ 它对后来埃及在这一时期的崛起起到了推动

作用ꎮ 面对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ꎬ 世界将眼光投向埃及这片土地ꎮ
众所周知ꎬ 当今世界全球范围内的主要棉产地分别在亚洲的印度、 中国ꎬ

美国南部和北非的埃及ꎬ 但埃及并非一开始就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ꎮ
早在公元前 ６ 世纪ꎬ 印度棉纺织品就已经卖到了埃及ꎬ 商人把印度棉纺织品

带到红海和波斯湾沿岸的各个港口ꎮ 在之后的 ２０００ 年里ꎬ 印度棉始终在世界

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ꎬ 并一度被称为 “第一种全球性消费品”ꎮ① １４９７ 年达伽

马从好望角到达印度后ꎬ 顺利开创了欧洲与印度次大陆的正式贸易关系ꎮ
１６００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ꎬ １６０２ 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ꎬ １６１６ 年丹麦

东印度公司成立ꎮ 欧洲企业一时间相继出现在印度这片原始广袤的土地上ꎬ
欧洲资本家们在这里大量购买棉花和纺织品回国加工出售ꎬ 又一次奠定了印

度棉花在整个世界市场的地位ꎮ 但与埃及不同的是ꎬ 印度是从属于英国的殖

民地ꎬ 而此时的埃及则在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统治下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享有

相对自主权ꎮ
１８６１ 年世界市场开始出现棉花荒ꎬ 人们开始依赖印度市场来弥补美国南

部港口封锁造成的不足ꎮ 而最终在世界棉花市场崭露头角的并非是印度棉ꎬ
而是埃及棉ꎮ 首先ꎬ 印度棉虽然在产量上相比埃及高出很多ꎬ 但印度棉的产

量也不能单方面满足棉花荒造成的需求ꎮ 其次ꎬ 印度棉质量也远不及埃及棉ꎮ
曼彻斯特的工人们常常抱怨印度棉花ꎬ 称其不干净甚至掺有泥土、 树叶、 石

头等异物ꎻ 棉布印刷工人称ꎬ 这破坏了棉织品的图案ꎻ 商人们和消费者抱怨

产品粗糙ꎮ 再次ꎬ 从印度内陆到海岸的运输路线并不畅达ꎬ 且从印度到欧洲

各地需要绕行好望角的路程ꎬ 所耗费的时间和经费与从亚历山大港到欧洲大

陆的成本相差较大ꎬ 因此欧洲人将目光锁定在了埃及ꎮ 此外ꎬ 英国虽然在印

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ꎬ 但是并未提供种植优质棉花所需的技术和资本ꎬ 而是

只靠印度人的苦力ꎮ 埃及则是包括总督本人自上而下地鼓励扩大棉花的种植

面积ꎬ 并进行技术援助而不是财政补贴ꎮ
１８６１ 年 ７ 月ꎬ 英国棉花供应协会明确向时任帕夏赛义德表示ꎬ 协会能够

为埃及政府和种植者们提供一切能够提供的援助ꎬ 并送给种植者们附有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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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栽培说明的优质棉花种子ꎮ 据统计ꎬ １８６１ 年 １０ 月利物浦的棉花价格约为

１８６０ 年月平均价格的两倍ꎻ 次年同期ꎬ 价格又翻了一番ꎻ １８６３ 年和 １８６４ 年

的棉花平均价格已是美国内战爆发前的 ４ 倍多ꎮ 利物浦棉花的价格反映在亚

历山大对棉花的需求上ꎬ 埃及的棉花种植者获得了惊人的利润ꎮ 在 １８６０ 年以

前ꎬ 埃及一英亩棉花的价格不超过 ５ 英镑ꎬ 而在 １８６２ 年ꎬ 一英亩棉花的价格

超过了 ２０ 英镑ꎮ 从 １８６１ 年到 １８６２ 年ꎬ 埃及的棉花收获量增长了不到 ５０％ ꎬ
但其收购价却增长了近 ３５０ ％ ꎮ① 在这种不可抗拒的超高利润面前ꎬ 埃及国

内从总督到平民ꎬ 所有埃及的种植者们都敏锐地发现了发财的机遇ꎬ 开始

大量在自家良田上种植棉花ꎬ 到 １８６４ 年ꎬ 下埃及 ４０％的肥沃土地已经转化

为棉花农场ꎮ② 以英、 法为代表的棉花技术专家更是认为埃及的土壤是地中

海范围内最适合种植棉花的地区ꎮ 根据历史数据统计ꎬ １８６５ 年埃及棉花出

口额为 １ ５４４ 万埃及镑ꎮ③ 同年ꎬ 世界各国棉花出口额能与埃及相媲美的只

有印度ꎮ 即使是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ꎬ 埃及的棉花产量仍然是战前的 ２􀆰 ５
倍ꎮ 到 １９２０ 年ꎬ 埃及生产了 ５􀆰 ８９ 亿磅棉花ꎬ 是 １８６０ 年的 １２ 倍ꎮ④ “可以

说ꎬ 美国内战以及对棉花的影响使英国改变了对埃及的政策ꎬ” 亚历山大图

书馆和亚历山大地中海研究中心主任穆罕默德􀅰阿瓦德称ꎬ “从间接因素

看ꎬ 这是英国占领埃及的主要原因之一ꎮ”⑤ «棉花和埃及经济» 的作者罗

杰􀅰欧文写道ꎬ 到 １９ 世纪末ꎬ 埃及 ９３％的出口收入来自棉花ꎬ 棉花也已成为

“三角洲几乎所有人的主要收入来源”ꎮ⑥ 这就使得埃及与欧洲主导的世界经

济牢牢地联系在一起ꎮ
王希教授在 «棉花帝国: 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的中文版序言中提到ꎬ

“美国内战暴露了棉花帝国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ꎬ 大宗投资的失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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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棉花资本家从其他地方寻求廉价的棉花ꎬ 从而引发了对世界范围内的劳动

力、 土地资源和市场的又一次重组ꎬ 第三个 ‘棉花帝国’ 的世界网格和与之

相伴的全球资本主义应运而生ꎮ”① １８５０ ~ １８６０ 年ꎬ 埃及棉花年出口额约为

２００ 万 ~ ４００ 万镑ꎬ 进口额约为 １００ 万 ~ ３００ 万镑ꎮ １８６４ 年ꎬ 埃及棉花出口达

１ ４４１􀆰 ６ 万镑ꎬ 进口额达 ５２９ 万镑ꎮ② １８６０ ~ １８６５ 年ꎬ 埃及棉花出口量增长了

约 ５００％ ꎬ 出口总额亦从占埃及商品出口总额的 ３６％ 增加到 ９２％ ꎬ 一场名副

其实的棉花热潮席卷了整个埃及ꎬ 随之影响其经济和政治领域ꎮ
(三) 埃及的棉花经济及其在全球市场中的角色

高价格意味着高利润ꎬ 丰厚的棉花资金流进埃及所有阶层的钱包ꎮ 然而ꎬ
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决不允许埃及由于棉花产业的蓬勃发展和阿里的改革而

威胁其民族工业———纺织业的发展ꎬ 也不会允许埃及摆脱其被控制的地位ꎮ
这是欧洲力量对 １９ 世纪的埃及经济影响的第一阶段ꎬ 也称为 “纯商业阶段”ꎮ
这时的欧洲与埃及之间只有一些简单的海外投资或进出口销售等贸易往来ꎮ
但随着政治影响和贸易扩张ꎬ 欧洲国家在埃及的经济实力也越来越强ꎮ １９ 世

纪ꎬ 英国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官方信条是自由贸易ꎮ 英国全国上下都为不

受限制的全球性贸易大唱赞歌ꎬ 认为它必将造福于全人类ꎮ③ 殊不知ꎬ 此处的

“全人类” 的范围是以其自身利益为中心的ꎮ 其他欧洲国家在英国自由主义贸

易凯歌高奏的影响下ꎬ 也纷纷加入了 “造福” 的队伍当中ꎮ 早在棉花荒发生

之前的 １８４０ 年ꎬ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刚刚步入正轨之时ꎬ 英、 俄、 奥、
普、 土五国签订了 «伦敦条约»ꎬ 其内容涉及控制埃及军事、 经济、 外交等诸

多方面ꎮ 例如ꎬ 埃及必须取消各项产品的专卖权ꎬ 降低关税ꎬ 允许外国商人

在埃及自由经商等ꎮ 改革初期ꎬ 埃及政府就明确规定ꎬ 仅允许少数外商在埃

及投资设厂并要求严加限制ꎬ «伦敦条约» 的签署直接冲击了埃及本土市场ꎬ
导致埃及多家本土企业倒闭ꎬ 英国更是在此之后选择将大批量的廉价工业产

品倾销至埃及ꎬ 以谋取巨额利益ꎮ １８４０ 年ꎬ 英国向包括埃及在内的奥斯曼帝

国各行省输出商品额为 １４４ 万镑ꎻ 到 １８５０ 年已增至 ３７６􀆰 ２ 万镑ꎬ 增长了 １􀆰 ６ 倍ꎮ

􀅰６１１􀅰

①

②
③

王希: «棉花帝国» 中文版序言ꎬ 载 [美国] 斯文􀅰贝克特著: «棉花帝国: 一部资本主义全

球史» 年ꎬ 第 ８ 页ꎮ
杨灏城著: «埃及近代史»ꎬ 第 １４２ 页ꎮ
[美国]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全球分裂: 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ꎬ 王红生等译ꎬ 北京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２０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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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开始沦为西方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ꎮ①

１８６１ 年世界棉花荒给埃及带来巨大收益后ꎬ 一名英国记者曾指出ꎬ 阻碍

尼罗河流域棉花文化更广泛发展的唯一永久性障碍ꎬ 是一个专制的东方政府

对古老经济体系进行监督ꎮ 赛义德看到世界棉花荒带来的巨大收益ꎬ 随即颁

布 «赛义德法令»ꎬ 初步确立土地私有制ꎬ 允许外国人有权购买埃及任何土

地ꎬ 促使农村自然经济瓦解ꎬ 外国资本开始向埃及的农村大量涌入ꎮ １９ 世纪

末ꎬ 在总共 ９１􀆰 ４ 万户土地所有者中ꎬ 有 ７６􀆰 １ 万户只有不到 ５ 费丹的土地ꎮ 而

占全国 ２ / ５ 的土地ꎬ 即 ２２４􀆰 ３ 万费丹的土地ꎬ 则为 １􀆰 ２ 万个外国个人或公司所

有ꎮ② 这足以证明ꎬ 外国资本不仅在原料进口方面与埃及产生关联ꎬ 还利用这

一便利条件ꎬ 渗透到了埃及的农业财产上ꎮ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谈及 “埃及进

入第三世界” 时说道ꎬ 埃及在农业方面确实得到了发展ꎬ 以致其像土耳其一

样变为欧洲的经济附庸ꎮ③

高额的收入给埃及政府带来的优渥条件让赛义德坚信只有依赖欧洲人才

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富强ꎮ 他吸取父辈的教训ꎬ 主张经济自由和门户开

放ꎮ 据记载ꎬ 赛义德任职九年的时间里ꎬ 欧洲人在埃及开办了多家国有企业ꎬ
其中大规模的占七家ꎬ 他们的企业经营范围涉及埃及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ꎮ
毕竟对欧洲人而言ꎬ 埃及商品出口量的增加对应着运输设施保障的要求也在

扩大ꎮ 这些公司开在埃及的土地上ꎬ 受到种种经济政治特权的保护ꎬ 使埃及

逐渐成为 “西方人的埃及”ꎮ
现代经济史表明: 人类从自给自足或带有小商品性质的农业经济结构向

为大市场而生产的现代工商为主的经济结构过渡ꎬ 是一个划时代的大转变ꎮ④

埃及从最开始的国内销售棉花到进入世界棉纺织业的贸易舞台ꎬ 根据当时的

亚历山大领事在 «埃及棉花回忆录» 中所记载的: 在每年运往英国的棉花数

量中ꎬ 利物浦是消耗大部分埃及产品的港口ꎬ 但偶尔会有少量货物运往比利

时、 威尼斯、 君士坦丁堡、 士麦那等地ꎮ⑤ 由此证明埃及已然完成了其相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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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却十分畸形的经济结构ꎬ 并在 １９ 世纪步入了现代世界市场ꎮ 如果说阿里改

革开启了埃及现代化的大门ꎬ 那么埃及棉花产业的壮大则是埃及步入世界体

系的第一步ꎮ 埃及棉花产业登上世界棉纺织业的舞台ꎬ 也验证了其 “第三棉

花帝国” 的事实ꎮ

二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与 １９ 世纪的东西方贸易

在前述西方在埃及所设立且受益最多的七家公司中ꎬ 影响最大的当属苏

伊士海运运河公司ꎮ 埃及棉花产业的繁荣也在推动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进程ꎮ①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ꎬ 对全球东西方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一) 苏伊士运河开凿的背景

希罗多德说: “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ꎮ② 从地理位置上看ꎬ 埃及不仅在

尼罗河的最佳流段ꎬ 拥有富饶肥沃的农业用地ꎬ 还横跨欧洲与东方之间的路

上要塞ꎮ 早在古埃及时期ꎬ 埃及第十二王朝法老就已经开凿 “法老运河”ꎬ 用

于各地之间的交通往来ꎮ １７９８ 年ꎬ 拿破仑攻破埃及ꎬ 带领考古专家试图恢复

昔日的法老运河ꎬ 但因为勘探团队的计算失误遭到挫折ꎮ 在拿破仑离开埃及

后ꎬ 开凿工程也随之搁置ꎮ 工业革命后ꎬ 蒸汽航运的普及和铁路交通的出现ꎬ
使埃及所处之地位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ꎮ 由于英属印度殖民地的缘故ꎬ 英国

对这条路线的开发和保护有着最大的兴趣ꎮ 但因其可被所有欧洲国家用于在

亚洲的贸易ꎬ 其他国家政府也开始对埃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ꎮ③ 法国觊觎埃及

是希望通过埃及打开东方市场ꎬ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压制英国的作用ꎮ 但对于

英国而言ꎬ 埃及的地理位置正处在本国与其殖民地印度之间往来的交通要塞ꎬ
甚至影响英国在整个红海的贸易渠道ꎮ １９ 世纪之前ꎬ 从孟买至伦敦ꎬ 如果绕

行好望角ꎬ 需要四个月的时间ꎬ 而经由埃及ꎬ 则只要 ４０ 天ꎮ④

在苏伊士运河开通的诸多原因中ꎬ 首要因素是来自英、 法两国之间的暗

自较量ꎬ 因而加速了运河建设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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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ꎬ 棉花产业的繁荣发展伴随着整个埃及经济体系的跃进ꎬ 使埃及在

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ꎬ 每年的出口棉花量和高额的交易利润引起了西方列强

的关注ꎮ 英、 法两国自然不允许在它们的属地之外再出现新的有实力的国家ꎮ
英国早在好望角以及通往东方的沿线就投资建设了中转站ꎬ 当时从伦敦到孟

买和加尔各答有两条路线ꎮ 第一条是通过好望角和印度洋绕过非洲ꎮ 它被用

于运送乘客和货物ꎮ 这条长航线的一个优势是它穿越公海ꎬ 相对不受其他大

国的干扰ꎬ 因此这条路线漫长但安全ꎮ 另一条是短途路线ꎮ 在苏伊士运河开

通之前ꎬ 欧洲人必须乘船穿越地中海ꎬ 然后陆路通过埃及的苏伊士地峡进入

红海ꎬ 或通过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进入波斯湾ꎮ 这也被称为 “陆路路线”ꎮ
尽管这条路线的所用时间不到长途路线的一半ꎬ 但成本很高ꎮ 所以直到苏伊

士运河正式通航以前ꎬ 这条路线主要用于邮件传递ꎮ 大部分乘客选择自主航

行到亚历山大港ꎬ 再穿越埃及的陆路到苏伊士ꎬ 然后换乘另一艘船前往孟买

或加尔各答ꎮ 同时ꎬ 他们也探索了从埃及亚历山大经阿勒颇ꎬ 然后通过美索

不达米亚到巴士拉ꎬ 再到孟买的替代方案ꎮ 这被称为 “替代路线”ꎮ 这条路线

在莫卧儿王朝时期被广泛用于同奥斯曼帝国的贸易ꎮ① 因此ꎬ 面对这两条非最

佳路线ꎬ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对整个欧洲来说ꎬ 无论是从成本角度还是用时方

面ꎬ 都是最佳选择并且是至关重要的ꎮ
从英国的角度ꎬ 它首先考虑的是战略方面的问题ꎬ 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认

为ꎬ 运河将永久摧毁印度的独立性ꎬ 并将成为法国手中的长矛ꎬ 刺穿英国的

盔甲ꎮ 法国夺取了运河ꎬ 就可以封锁英国船只ꎬ 占领亚丁和毛里求斯并到达

马拉巴尔海岸ꎮ② 如此一来ꎬ 英国在印度洋的所有部署将一朝毁之ꎮ 另则ꎬ 从

商业角度看ꎬ 据 «米切尔海事登记»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记载ꎬ
１８７１ 年底之前ꎬ 为苏伊士航线铺设的船只、 发动机、 设备和物资花费共计

３７０ 万镑ꎮ③ 这需要巨大的资本支撑ꎬ 除了英国ꎬ 没有其他国家能满足ꎮ 正是

如此庞大的资本、 熟练的人力和先进的技术使苏伊士运河成为英国航运的福

音ꎬ 而不是像人们预测的那样威胁到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ꎮ 英国的船东和造

船商有意愿和能力按照苏伊士运河的要求ꎬ 从帆船向汽船转型ꎬ 这有利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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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航运业霸主地位的延续ꎮ 虽然在好望角航线上已经投入了很多资金ꎬ 但是

苏伊士运河能给英国带来的利益远比从开普敦航行要多ꎮ
对法国来说ꎬ 苏伊士运河是向东方扩张和扩展海外贸易的最佳途径ꎮ 早

在 １７ 世纪ꎬ 法国就开始觊觎埃及的这条航线ꎮ 如果拿到了苏伊士地区的控制

权ꎬ 就相当于控制了整条红海商路ꎬ 这对英国是一种地位和利益两方面的威

胁ꎮ 因此ꎬ 两国各自对埃及不断施加压力ꎬ 实则是关切苏伊士运河的归属权

问题ꎮ 尤其是法国ꎬ 它希望通过掌控苏伊士运河来打压英国的海航线ꎬ 获得

海上霸主的地位ꎮ 法国东印度公司创始人考伯特曾提到: “作为与英国控制下

的好望角航线相抗衡的武器ꎬ 我们如果开发了经红海的传统贸易航线ꎬ 在与

经德、 英两国所开发好望角航线的竞争中ꎬ 将会获得心仪的实际利益ꎮ”① 苏

伊士地峡也是分隔地中海和红海的天然屏障ꎬ 可以抵御欧洲国家向亚洲大陆

的侵袭ꎮ 帕麦斯顿就苏伊士地峡的战略问题曾提到: 一旦爆发任何战争ꎬ 这

样的运河将使法国能够在五周内通过这条内陆交通线将其军舰从土伦派往印

度洋ꎬ 而英国军舰则需要十周时间从朴茨茅斯经开普敦抵达印度洋ꎮ② 最终ꎬ
法国人莱塞普斯在获得运河修建特权以后与埃及政府签订了合同ꎬ 即 «关于

修建和使用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及其附属的租让合同»ꎬ 其中规

定: 埃及方面出让开凿运河所需土地、 采石场ꎻ 通过沙漠建筑淡水渠道ꎬ 由

尼罗河水供应建筑地区的饮水ꎻ 无偿提供开凿运河所需的 ４ / ５ 劳工ꎬ 运河完

工后出租 ９９ 年ꎻ 收取运河收益的 １５％ ꎮ③ 剩余的运河收益则归 “国际苏伊士

运河公司” 的其他股东所有ꎮ 至此ꎬ 这意味着苏伊士运河实际上已被控制在

法国人的手里ꎮ
其次ꎬ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ꎬ 蒸汽船的出现冲击了帆船的地位ꎮ 穆罕默

德􀅰阿里在改革初期就引进蒸汽船ꎬ 以更加快捷的货物运输招揽大批商客使

用ꎬ 恢复了以苏伊士地峡为中心 “沟通地中海经叙利亚及美索不达米亚到达

波斯湾ꎬ 再到达孟买和雅加达” 的东方航线ꎮ④ 蒸汽船采用更加有效率的复合

发动机代替原始的帆船发动机ꎬ 用钢铁代替了木头ꎮ 美国曾在帆船制造方面

略胜英国ꎬ 但蒸汽船的产生和使用让英国重返世界航海业的国际领导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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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 １８６９ 年以前ꎬ 无论是帆船还是蒸汽船ꎬ 由于要环绕整个非洲大陆航

行ꎬ 加上相距数千英里的煤储存库ꎬ 即使是装有复合发动机的船只ꎬ 也必须

在船舱里装上数百吨煤ꎬ 以至于只能少装载同样重量的货物ꎮ① 因此ꎬ 在东方

贸易中ꎬ 轮船要想在与帆船竞争中获得优势ꎬ 就需要通过改进船用发动机和

建立一条较短的航线ꎬ 通过位置方便、 效率高的装煤站提供服务ꎬ 从而提高

燃料的经济性ꎮ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ꎬ 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ꎮ
再次ꎬ 从埃及内部来看ꎬ 早在阿里改革之前ꎬ 虽然英、 法对埃及的地理

位置垂涎已久ꎬ 但阿里一直坚持限制外国势力过多干涉埃及的原则ꎬ 实行农

业、 工业、 商业的全面控制和政府垄断政策ꎬ 努力维持国家的总体发展方向ꎬ
同时避免外国介入带来的政治危机ꎮ 阿里希望带领埃及进入现代化的队伍中ꎬ
又极力避免被边缘化ꎮ 据估计ꎬ １８３６ 年埃及出口额的 ９５％和进口额的 ４０％都

是由政府经营的ꎮ 政府专卖制度给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ꎬ 满足了军队需

要ꎬ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业、 商业贸易的发展ꎮ 此外ꎬ 阿里还铸造了埃及自

己的货币并确定了与他国货币的比值ꎬ 以摆脱其他国家对埃及的经济影响ꎮ②

在阿里去世之后ꎬ 其孙阿巴斯继承帕夏之位 (１８４８ ~ １８５４ 年在位)ꎬ 西方侵

略势力随之开始由伊斯坦布尔向开罗倾斜ꎮ 在初始时期ꎬ 阿巴斯一世对西方

的态度和阿里相同ꎬ 在一定程度上拥护土耳其旧制度ꎮ 他将英、 法两国意图

开通从地中海到红海的陆运和海运提议全部撤回ꎬ 但好景不长ꎬ １８５１ 年ꎬ 阿

巴斯一世迫于形势与英国签署协约ꎬ 允许由英国修建开罗至亚历山大的铁路ꎬ
即欧洲列强在非洲修建的第一条铁路ꎮ 修建这条穿越埃及的铁路是英国为了

改善与印度的交通ꎬ 促进国家资本出口以及向外投资ꎬ 同时也意味着西方的

殖民势力开始向非洲大陆渗透ꎮ
到了赛义德统治时期ꎬ 在汲取阿里改革等前辈的经验后ꎬ 他的想法发生

了改变ꎮ 他认为真正能让埃及繁荣发展的办法是依靠欧洲的力量ꎮ 他主张

“经济自由” 和 “门户开放”ꎬ 对内改革土地制度ꎬ 使封地持有者成为土地的

实际主人ꎬ 但土地所有权仍归国家所有ꎻ 废除集体纳税制ꎬ 代之以个人纳税

制ꎻ 对外依赖欧洲力量ꎬ 甚至胜过对本国人的信任ꎮ 在赛义德任职期间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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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法为主的欧洲人创办了多家企业ꎬ 所经营内容皆涉及埃及的国计民生ꎬ
这些欧洲人的公司被授予种种特权ꎮ 例如ꎬ 亚历山大自来水公司、 埃及磨面

公司等都属于法国人ꎬ 并在埃及境内拥有经济特权ꎮ 英国更是拥有埃及银行

这样控制大部分埃及公民腰包的公司ꎮ 其中最大规模的项目当属开凿苏伊士

运河ꎬ 由赛义德的老朋友———法国人莱塞普斯创办的 “国际苏伊士海运运河

公司” 承办ꎮ
(二) 苏伊士运河开通的经济意义及其影响

１８６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 苏伊士运河正式开通ꎮ 以研究近现代埃及史而著称

的美国历史学家小亚瑟􀅰戈德施密特曾说: 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是一项巨大的

公共工程ꎬ 它是自罗马时代以来最伟大的工程ꎮ① 地中海国家希望苏伊士运河

的开通能为其海运船队带来巨大繁荣ꎬ 对法国、 意大利、 德国、 俄罗斯和奥

匈帝国等国家来说ꎬ 运河的开通拉近了它们与东方巨大的市场和供应地的距

离ꎬ 可以使它们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工厂所需的大量原材料ꎬ 从而促进欧洲大

陆国家的经济发展ꎮ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对于英国控制其 “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 印度有着极

其重要的意义ꎮ② 运河使印度与西欧的距离拉近了 ６ ０００ 英里ꎬ 极大地改变了

先前存在的贸易关系模式ꎮ 运河开通后ꎬ 起初采用帆船运输的商人绕到好望

角或许可以有低成本的生意ꎬ 但随着蒸汽船的广泛使用和帆船的日益减少ꎬ
在保证燃料充足的前提下ꎬ 来自东方国家的产品可以直接抵达欧洲大陆ꎬ 相

比之下时间消耗和运费成本降低ꎬ 利润随之高涨ꎮ 在英国和印度之间运输的

货物很快就被转移到了轮船上ꎮ 在 １８７０ 年运往东方的总共超过 １６􀆰 ３ 亿码③的

棉花中ꎬ 超过 ５７％ 是经过埃及ꎬ 超过 ４０％ 的棉花半成品也是经过埃及ꎮ 在

１８７１ 年的前四个月时间里ꎬ 超过 ９０％的纯白棉布和 ７７％的从英国进口到加尔

各答的纱线都要通过苏伊士运河ꎮ 在同一时期ꎬ ９６％ 的进口到孟买的纯棉商

品经由苏伊士运河ꎮ④ １８８３ 年至 １８８４ 年ꎬ 英国和印度之间贸易总额的 ８５％以

上是通过苏伊士运河实现的ꎮ 同期ꎬ 通过运河抵达印度的贸易在其他欧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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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所占比例甚至更高: 法国超过 ８８％ ꎻ 比利时、 意大利、 奥匈帝国分别达

到 ９５％ 、 ９８􀆰 ５％和 ９９􀆰 ９５％ ꎮ① 伦敦作为曾经的中转站优势地位开始动摇ꎬ 前

往东方的航程从几个月缩短到几个星期ꎮ 进出口产品不再需要堆积在伦敦的

仓库里ꎬ 苏伊士运河两岸建立了苏伊士新港和塞得港ꎬ 使埃及成为大宗国际

贸易交通必经之咽喉ꎮ②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导致英国对纳闽岛③所产煤炭的需求大幅增加ꎮ 在这个

面积只有 ５０ 平方英里的小岛上ꎬ 估计煤矿储藏有 ４ 亿吨ꎮ 煤炭在由欧洲来的

熟练工人引导下ꎬ 由当地人在矿井里开采ꎮ 为此ꎬ 英国还建造了一个大型码

头ꎬ 英帝国的最大的货船可以随时在码头待命ꎬ 囚犯被雇来装载燃料 (煤炭)
到船上ꎮ④ 煤炭资源对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来说ꎬ 比任何一种原材料都珍

贵ꎮ 毋庸置疑的是ꎬ 从英国出发到纳闽岛的最佳航线就是通过苏伊士运河ꎮ
苏伊士航线除了运输距离被大大缩短之外ꎬ 相比驶过好望角航线的蒸汽船来

说ꎬ 还有其他优势ꎮ 例如ꎬ 在开普敦航线上ꎬ 装煤的地方很少ꎬ 煤和装煤的

设备也很昂贵ꎮ 而沿着运河路线ꎬ 轮船可以在直布罗陀、 马耳他和塞得港以

适中的价格获得煤炭ꎬ 同时也便于以更频繁的间隔补充煤炭ꎬ 从而减少因煤

炭所占据的船上空间ꎬ 因此可以用来运载更多的货物ꎮ⑤

埃及首相努巴尔帕夏曾说过: “正是从赛义德的时代ꎬ 埃及的崩溃开始

了ꎮ”⑥ 到了伊斯梅尔统治时期ꎬ 为了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庆典ꎬ 他特意在旧开

罗和尼罗河之间建立一个全新的街区ꎬ 以确保埃及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有一

席之地ꎮ 实现这一计划自然需要大量的资金ꎬ 伊斯梅尔只能从海外借贷ꎬ 随

着大量的金融贷款接踵而至ꎬ 埃及逐渐陷入经济困境ꎮ １８７５ 年ꎬ 他面临着必

须在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前筹集大约 ４００ 万英镑的还款压力ꎮ 为此ꎬ 他开始谈判出售

他所拥有的苏伊士运河的股份ꎮ 法国人希望将股份买过来ꎬ 独占鳌头ꎬ 却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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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ꎬ １９０６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又被合并为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ꎮ 从 １８４７ 年到 １９１２ 年期间ꎬ 纳

闽岛作为煤矿地带ꎬ 成为重要的为行驶远东的船只提供加煤服务的煤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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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ꎮ 英国警告埃及政府ꎬ 将运河的股权售卖给法国将严重

影响英国与埃及的关系ꎮ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在没有议会授权的情况下ꎬ 他通

过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友谊来安排这笔款项ꎮ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投资面

向全球ꎬ 他买下了伊斯梅尔的全部股票ꎬ 从而使英国成为苏伊士运河最大的

单一股东ꎮ① 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 西方人成功的秘诀之一ꎬ 是他们利用

股份公司作为获取经济利益和实现经济渗透的工具ꎬ 此举发挥了相当大的作

用ꎮ② 至此ꎬ 运河虽然在埃及境内ꎬ 却不再属于埃及所有ꎮ 英国就此彻底打通

了从地中海到红海的最佳航线ꎮ 此后ꎬ 英国加快了对埃及的政治占领ꎬ １８８２
年埃及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ꎮ 而迟至 １９５６ 年ꎬ 埃及政府才将苏伊士运河收

为国有ꎮ 应该讲ꎬ 在苏伊士运河通航伊始ꎬ 埃及就已正式加入到世界航运体

系之中了ꎮ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和世界接轨的象征ꎮ 就埃及而言ꎬ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

使埃及的国际战略地位变得更加重要ꎬ 欧洲国家都试图利用这条新的航线通

往亚洲ꎬ 并在红海地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ꎻ 埃及与欧洲的海上贸易开始进

一步增多ꎬ 导致国内的商业结构发生改变ꎬ 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 从最初的

纺织品出口到各国贸易商在此流转货品和资金ꎬ 从最简单的生产商与购买商

的交易关系到贸易商的加入ꎬ 促进了埃及在国际航海业方面的发展ꎬ 成为世

界商业贸易的著名枢纽ꎮ 就国际社会而言ꎬ 尤其是对于正处在工业革命浪潮

下的各国来说ꎬ 均希望拥有一条省时又省力的航线ꎮ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正是英国

垄断到东方国家ꎬ 包括与中国商业贸易的重要时期ꎬ 运河的开通提高了航海

效率ꎬ 将西方国家和东方大陆紧密结合在一起ꎮ 时至今日ꎬ 苏伊士运河仍然

是沟通地中海与红海的最重要关卡ꎮ 据统计ꎬ 近年ꎬ 每天通过苏伊士运河运

往西方的运量 (贸易额) 为 ５１ 亿美元ꎬ 而运往东方的运量 (贸易额) 为 ４５
亿美元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一艘 ４００ 米长的海运集装箱货船在苏伊士运河搁浅ꎬ
导致运河双向拥堵ꎬ 每日价值约 ９６ 亿美元的航运不得不中止营业ꎬ 概算的经

济损失更是达到了每天约 ４ 亿美元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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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规模海外借贷与 １９ 世纪全球金融业发展

棉花种植出口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ꎬ 二者存在彼此促进的紧密联系ꎬ 在

一定程度上ꎬ 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海外借贷又是前两者发展的必然结果ꎮ 大力

发展棉花种植和纺织业虽然盈利ꎬ 可是埃及的商品也从此开始变得单一化ꎬ
并且越发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ꎮ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亦是如此ꎬ 埃及政府

在修建运河期间同时也修建了许多国内的基础设施及提供相关服务ꎬ 如扩建

港口、 维护运河、 开设轮船公司经营海上运输等ꎮ 这些基建无一不需要大量

的资金投入ꎮ 就在这时ꎬ 英、 法接连在埃及开设银行ꎬ 伊斯梅尔本以为通过

接受西方的贷款就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欧化”ꎻ 殊不知ꎬ 正是这些外债一

步步地侵蚀了埃及的主权ꎬ 使埃及陷入西方殖民主义的陷阱ꎮ
(一) 英、 法殖民主义对埃及金融主权的侵蚀

欧洲国家为控制埃及主权可谓蓄谋已久ꎬ 无所不用其极ꎮ 英国历史学家

尤金􀅰罗根在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 中写道: “对中东独立最大的威胁

不是欧洲的军队ꎬ 而是欧洲的银行ꎮ”① 的确ꎬ 对于 １９ 世纪最大的殖民主义国

家———英国来说ꎬ 它不愿看到埃及崛起ꎬ 因为这将损害自己在中东地区以及

印度的利益ꎮ 埃及的强大会直接成为英国向外扩大殖民势力的潜在威胁ꎮ 因

此通过经济的手段来控制埃及的政治ꎬ 是无需流血并且最节省成本的方式ꎮ
１９ 世纪中后期ꎬ 经历了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ꎬ
这也是英国对埃及经济影响的第二阶段ꎬ 即通过资本的剥削达到控制政权的

目的ꎮ 英国在形成商业资本主义之后ꎬ 当地资本企业崛起ꎬ 仅依靠国内市场

无法实现资本的继续发展和壮大ꎬ 因此ꎬ 英国采用向其他国家 “强行” 输出

金融借贷的方式获取利润ꎬ 利用金融业代替工业向外输出ꎬ 以增强国家经济

实力ꎮ １９ 世纪末期的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勋爵在其著作中提到: 当东方

的统治者第一次接触欧洲的信用体系时ꎬ 可能会造成很大程度的伤害ꎮ 统治

者会发现自己将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获得巨额金钱ꎬ 并能轻易满足自己的欲望ꎮ
当然ꎬ 欧洲的冒险家们会以巧妙的方式来展示那些华而不实的规划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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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包括埃及在内的东方统治者缺乏远见ꎬ 以至于意识不到其借贷行为

产生的长期负面影响ꎮ① 一时间ꎬ 欧洲的金融资本在埃及境内肆无忌惮的散播

开来ꎬ １８５６ 年埃及银行成立ꎬ 银行资本由英国人所有ꎬ 董事会设在伦敦ꎮ
１８６４ 年英埃银行成立、 １８６７ 年奥斯曼帝国银行埃及分行和亚历山大商业银行

成立ꎬ 随之法埃银行成立ꎮ 这些银行不仅向埃及政府大量借贷ꎬ 还强迫埃及

的农民从银行借高利贷ꎮ 当农民无法偿还时ꎬ 银行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棉花

或强行夺取他们的土地ꎮ １８６２ 年至 １８７３ 年之间ꎬ 埃及政府向英国借贷总额约

６ ８００ 万英镑ꎬ 而实际所得仅 ４ ６００ 万英镑ꎬ 英国银行以 “汇价差额” 和回扣

形式据为己有的款额在２ ０００万英镑以上ꎮ② 此外ꎬ 埃及还要支付借贷资金的

高额利息ꎮ 不仅仅只有英国在金融借贷方面压制着埃及ꎬ 同期还有法国的经

济施压ꎮ １８６４ 年ꎬ 因苏伊士运河的劳工问题ꎬ 法国出面仲裁调解: 要求埃及

政府废除劳工法令并向苏伊士运河公司赔款 ３ ８００ 万法郎ꎻ 公司放弃淡水渠的

所有权ꎬ 保留使用权ꎬ 埃及政府还须赔款 １ ６００ 万法郎ꎻ 公司除保留运河工程

所需的土地外ꎬ 放弃多余的土地ꎬ 但埃及政府要赔偿 ３ ０００ 万法郎ꎮ 三项赔款

相加为 ８ ４００ 万法郎ꎮ③ 埃及政府毫无回旋的能力ꎬ 只能按照规定赔款ꎮ
欧洲列强采用这种利用高额的金融借贷控制国家主权的方式ꎬ 是 １９ 世纪

它们在中东和广大亚非地区的常用伎俩ꎮ 在埃及之前ꎬ 欧洲贷款早已席卷突

尼斯、 奥斯曼帝国等多个中东国家ꎮ １８６９ 年突尼斯因政府不堪经济重负宣布

财政破产ꎬ 突尼斯的主权被转交给国际金融委员会ꎮ 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因

无力偿还所欠的外国贷款 (近 ２􀆰 ２ 亿英镑)ꎬ 于 １８７５ 年宣布财政破产ꎮ １８８１
年由欧洲债权人 (以英、 法为主ꎬ 德国、 奥匈帝国、 意大利、 荷兰为辅) 成

立了奥斯曼公共债务管理局ꎮ 它们不仅掌管奥斯曼帝国的经济问题ꎬ 还控制

素丹政府的一些政治行为ꎮ
(二) 埃及的 “西化” 改革及其财政困境

１８７６ 年ꎬ 埃及成为最后一个宣布财政破产的中东国家 (尽管此时埃及表

面上还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④ꎮ 埃及政府用款不当、 肆意挥霍也是非常重

要的内部原因ꎮ 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ꎬ 埃及国势强盛ꎬ 农业和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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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ꎬ 因此政府并没有向欧洲大肆借款ꎮ 到了阿巴斯统治时期ꎬ 闭关自守成

为国家治理的核心思想ꎬ 许多外企想要在埃及设厂置业也还是一件比较困难

的事情ꎮ 但与阿巴斯采取的保守做法针锋相对ꎬ 赛义德和伊斯梅尔都在欧洲

国家接受过教育ꎬ 对欧洲人始终保持着友好的态度ꎮ 他们雄心勃勃地治理国

家ꎬ 致力于实施经济扩张计划ꎬ 并在计划中将欧洲国家视为其重要支撑ꎬ 希

望通过欧洲人的支持可以实现埃及繁荣发展的希望ꎮ 他们呼吁欧洲国家提供

资金和技术支持ꎬ 也支持建立欧洲私人银行ꎮ
从赛义德开始ꎬ 埃及政府 (尤其是铁路部门) 就开始允许政府内部雇佣

外国人ꎬ 且不受埃及法律约束ꎬ 甚至无需纳税ꎮ 据统计ꎬ １８５７ 年至 １８６１ 年之

间ꎬ 埃及的欧洲居民落户人数达到了每年 ３ 万人以上ꎮ① 此时的开罗和亚历山

大在各个层面已日渐欧化ꎬ 埃及的社会面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ꎮ 据统计ꎬ 埃

及 １８５７ 年的中央财政支出为 ２１２􀆰 ７ 万埃镑ꎬ １８６１ 年的财政支出为 ５１８ 万埃

镑ꎬ② 仅仅四年时间就增加约一倍ꎬ 可埃及这四年的政府岁入却只保持在 ２００
万埃镑左右ꎮ 但埃及领导人关注的重心始终在如何完成 “西化” 事业的问题

上ꎮ 为了建设苏伊士运河ꎬ 埃及政府被迫求助于欧洲的金融贷款ꎬ １８６２ 年ꎬ
赛义德为支付运河费用和王室开支ꎬ 向英国借贷了埃及近代史上第一笔外债ꎬ
总数为 ３２９ 万英镑ꎬ 年利息 ７％ ꎬ 分 ３０ 年还清ꎬ 加上其他费用ꎬ 埃及方面实

际得到借款 ２６４ 万英镑ꎮ③ 在赛义德退位时期ꎬ 埃及的海外债务已超过 ６００ 万

英镑ꎮ④ 埃及的财政就是从那时开始走向破产道路的ꎮ
伊斯梅尔任内加快了埃及经济发展的步伐ꎬ 期望获得更多的收入以资助

更加雄伟的计划ꎬ 包括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ꎮ 伊斯梅尔曾说: “我的国家不

再是一个非洲国家ꎬ 现在成为欧洲的一部分ꎮ”⑤ 他甚至效仿欧洲国家的君主ꎬ
在开罗设立议会ꎻ 要求政府官吏身着欧洲服饰ꎻ 大兴土木ꎬ 建造基础设施ꎻ 在

开罗、 亚历山大以及苏伊士运河沿岸的港口城市ꎬ 欧洲建筑比比皆是ꎮ 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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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ꎬ 埃及也效仿西欧ꎬ 采用西式教育模式和科教体系ꎮ 虽然伊斯梅尔的

一系列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埃及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ꎬ 可 “西化” 的计

划耗资巨大ꎬ 埃及政府财政入不敷出ꎬ 只得向西方国家举债贷款ꎮ 高额的利息

和多项强加的赔款使埃及政府债台高筑ꎬ 陷入了困境ꎮ 从伊斯梅尔 １８６３ 年登基

到 １８７６ 年埃及宣布财政破产ꎬ 仅仅 １３ 年的时间ꎬ 大部分为了满足他个人欲望ꎬ
肆意挥霍、 盲目借贷、 随意抵押王室田产、 发行公债、 出卖主权ꎮ １８７１ 年埃及

政府财政支出最高曾达到１ ５１０ 万埃及镑①ꎬ 要比１８６１ 年赛义德在位期间的财政

支出整整高三倍ꎮ 一个独立并且繁荣的大国就此止步于欧洲国家的高额外债之

下ꎮ 赛义德和伊斯梅尔希望通过西方化改革的方式实现埃及的现代化ꎮ 殊不知ꎬ
西方化并不是现代化ꎬ 西方化成为一个使东方早期现代化的推动者们无法识破

其本质的陷阱ꎬ 它使埃及统治阶级在自我蒙蔽的情况下一步步陷入边缘化的

深潭ꎮ②

(三) 埃及在国际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 «全球分裂: 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中提到 １９ 世纪的

西方的对外经济政策时说: “比西方军事扩张主义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动

力ꎮ”③ 欧洲力量对 １９ 世纪时期的埃及经济影响远比动用武力更加深刻ꎬ 根据

历史进程的轨迹可以将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ꎮ
首先是 １９ 世纪早期的 “纯商业阶段”ꎮ 这时的欧洲国家也刚刚处于工业

革命萌芽初期ꎬ 开始将商品销售扩展至海外市场ꎮ 其与埃及之间只有少量的

海外投资或进出口销售等贸易往来ꎮ 随着政治影响和贸易扩张ꎬ 欧洲人切实

地感受到了埃及给他们带来的利润ꎬ 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出口到英国的商品的

垄断权开始面临越来越多其他贸易公司的竞争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ꎬ 东印度

公司被允许保持对英国与中国所有贸易的垄断ꎮ 但是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ꎬ
从印度进口的贸易商品开始出现竞争压力ꎬ 印度贸易的下降则降低了它的市

场价值ꎮ 相比之下ꎬ １８１１ ~ １８１９ 年期间ꎬ 伦敦股票市场在三种证券之间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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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稳定的价格关系ꎮ 东印度公司股票的市场收益率始终是三者中最高的ꎮ①

１８２５ 年ꎬ 英国爆发经济危机ꎬ 几经波折后的英国政府从中获益ꎮ 这种财政状

况使英国在整个 １９ 世纪成为所有欧洲政府中执行最低利率的国家ꎬ 这是一个

巨大的优势ꎮ 虽然在经历金融危机时期使英国与东方的贸易受阻ꎬ 可这一时

期的埃及相对来说在国际市场上更加具有竞争优势ꎮ 英国人自然就将目光转

移到了埃及ꎮ
第二阶段始于 １８４０ 年工业革命后ꎮ 第一次世界现代化浪潮掀起ꎬ 欧洲国

家资本主义企业经历了一次重组并扩大了其影响范围及规模ꎬ 它们迅速地从

铁路时代的商业剥削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ꎬ 其特点是形成庞大的财团和信贷

协会ꎬ 通过向外国发放贷款来获取利润ꎮ② 这一阶段埃及政府内部由于经管不

当ꎬ 导致逐渐增加对欧洲债权人的依赖ꎮ 加之ꎬ 欧洲国家也期望这种过度的

依赖状况可以使它们更容易要求埃及政府做进一步的让步ꎬ 甚至扩大与欧洲

国家的贸易范围ꎮ
第三阶段是 １９ 世纪的最后 ２５ 年ꎬ 这一时期正是欧洲国家从资本主义形式

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即第二次现代化浪潮时期ꎮ １８７６ 年 ４ 月ꎬ 埃及政府因无力

偿还高额贷款ꎬ 加上国民经济溃败不堪ꎬ 只得宣布财政破产ꎮ 此时的欧洲力量

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埃及的经济领域ꎬ 而且已渗透到埃及的政治领域ꎮ 由债权国

英国和法国开始接管埃及的财政大权ꎬ 分别对埃及的收入和支出实行 “双重监

督”ꎬ 直接掌控埃及国家经济大权ꎬ 包括决定商品的进出口价格、 关税ꎬ 以及公

共收入的分配ꎮ 随之而来的还有意大利、 奥地利等国家对埃及政府的实权进行

掌控ꎮ １８８２ 年英国假借镇压奥拉比运动ꎬ 宣布占领埃及ꎬ 克罗默出任英驻埃及

总督ꎮ 至此ꎬ 埃及并没有成为伊斯梅尔心里所期盼的欧洲国家ꎬ 而是失去了政

治自主权和独立权ꎬ 变成欧洲的殖民地ꎬ 当时的政府也被世人称为 “欧洲内

阁”ꎮ 至此ꎬ 埃及不仅仅在经济上ꎬ 也在政治上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ꎮ③ 西方国

家的工厂和银行通过经济手段兼并殖民地ꎬ 加强了它们对埃及甚至是整个中东

地区的控制和剥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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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的世界金融体系是在以英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形成的ꎬ
英国成为全球第一批实现现代化的国家ꎬ 在世界各地拥有多个殖民地ꎬ 将贸

易触角伸向全球ꎮ 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ꎬ 英格兰银行作为政府在国内和国

外的财政转移的代理方ꎬ 在这场金融战争中获利ꎬ 它将年股息从 １８０５ 年的

７％提高到 １２％ ꎮ① 简而言之ꎬ 英国的金融业就是在战争金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ꎮ «棉花帝国» 中提到过 “战争资本主义” 的概念ꎬ 即欧洲国家的繁荣源于

战场而非工厂ꎻ 通过暴力掠夺的欧洲人ꎬ 在获取大量财富和知识之后实施新的

资本主义变革ꎮ 这不仅增强了欧洲国家的整体实力ꎬ 也使其成为 １９ 世纪及之后

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ꎮ②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ꎬ 埃及也就成为 １９ 世纪现

代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国家之一ꎮ

四　 余论: 对 １９ 世纪埃及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与探索

埃及近代史的命运多舛是历史综合作用的结果ꎮ 以埃及棉花的大量出口

和苏伊运河的正式通航为先决条件ꎬ 在 １９ 世纪的时代背景下ꎬ 欧洲力量作为

主要引擎ꎬ 加之其他国家相继影响ꎬ 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后的殖民政策、 美国

内战、 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财政破产、 埃及国内改革等等ꎬ 这些事件

环环相扣ꎬ 互为因果ꎬ 最终促使 １９ 世纪的埃及逐渐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ꎮ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ꎬ 第一次世界现代化浪潮 (１８ 世纪末至 １９ 世纪中

叶) 与埃及的国内现代化改革之路基本吻合ꎬ 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驱使其对

原材料和海外市场的大量需求ꎬ 才将目光投向类似埃及这样的 “原始区域”ꎮ
此时的穆罕默德􀅰阿里也正在致力于尝试一场埃及的现代化运动ꎮ 这两个时

期有着内在深刻的一致性ꎮ 因此就外源现代化的模式、 表现形式来看ꎬ 埃及

都可称得上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ꎮ 到了第二次世界现代化浪潮 (１９ 世纪下半

叶至 ２０ 世纪初)ꎬ 这时的欧洲国家拥有进一步的对外侵略的野心ꎬ 而此时的

埃及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初期现代化的改革ꎬ 却难逃欧洲 “预谋” 的厄运ꎮ
在一系列的施压下ꎬ 埃及彻底陷入了边缘化的泥潭ꎮ 这也正好印证了沃勒斯

坦对于 “现代世界体系” 形成过程中的阶段理论ꎬ 即合并 (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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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一个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与现代世界体系互动经历的前后相继的三个阶

段———处于外部竞争场、 被合并、 最后被边缘化ꎬ 没有一个阶段是静止的ꎬ
所有阶段都包含着一系列过程ꎮ① 埃及的现代化之路就是在两次世界现代化浪

潮与这三个阶段中完成的ꎮ 起初ꎬ 埃及是在经济方面通过进入世界市场而步

入世界体系的ꎬ 也正是从体系外部走向边缘的一个过程ꎮ １８８２ 年ꎬ 埃及的

“双重监督” 和 “欧洲内阁” 业已形成ꎬ 使其在政治上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ꎮ
在这一过程中遗留下诸多问题ꎬ 如传统农业与新兴工业之间的碰撞ꎬ 殖民地

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ꎬ 埃及农业发展过于单一化ꎬ 国家经济结构失

衡ꎻ 文明差异性带来的挑战与冲突ꎻ 新一波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掀起ꎬ 等

等ꎮ 这些问题大多是在边缘化或者半边缘化的过程中产生的ꎬ 它们既是一个

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动力ꎬ 也极易成为阻力ꎮ 正如前文所言ꎬ 纯粹的西方化

是不可能使国家得到自救或者完全自立的ꎬ 埃及的现代化是以避免被边缘化

而开始ꎬ 却以初步实现现代化和陷入边缘化而结束ꎮ 这一看似矛盾的历史进

程恰好说明了这一问题ꎮ② 布莱克在 «现代化的动力» 中提到: “在现代化的

所有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ꎬ 是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摧毁旧的生活方式ꎮ
如果人们把现代化想象为社会在新原则基础上的整合或者重新整合的话ꎬ 那

么他也必须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传统社会的解体过程ꎮ”③ 因此ꎬ 埃及逐步实

现现代化的过程中ꎬ 在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中ꎬ 创新和破坏是并存的ꎮ
在谈及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时ꎬ 马克思写道: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

命: 一个是破坏的使命ꎬ 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ꎻ 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ꎬ
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ꎮ”④ 反观埃及ꎬ 作为 “建设性使命”ꎬ
步入现代世界体系为其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ꎮ 由于 １９ 世纪早期的埃

及改革与第一次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和扩散在一定程度上的吻合性ꎬ 早期的

西方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对埃及来说是一个积极的过程ꎬ 从落后甚至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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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的奥斯曼帝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ꎬ 增强了国力ꎬ 加入了文明的现代世界ꎬ
这对于埃及来说无疑是进步的表现ꎮ １８７８ 年ꎬ 亚历山大港、 开罗和苏伊士运

河沿线的新城镇———塞得港和伊斯梅利亚港———都有了又宽又直的街道ꎬ 欧

洲人和西化的埃及人在这些街道上驾驶着他们的马车驰骋ꎮ 随着火车站、 酒

店、 餐馆和百货商店的增加ꎬ 这些城市变得越来越像马赛或新奥尔良ꎮ① 约

翰􀅰鲍林爵士在 １８４０ 年的一份报告中说: “埃及确实从欧洲人的存在中获得

了巨大的利益ꎮ 他们不仅通过欧洲人所传授的知识为本国提供了直接的帮助ꎬ
而且由于他们与所引进的一切改进有如此密切的联系ꎬ 人们对欧洲人的卓越

学识产生了极大的敬意ꎬ 并对他们的意见产生了宽容ꎬ 他们 (欧洲人) 的影

响已经在埃及人民中广泛传播ꎮ”② 就此看来ꎬ 埃及早期现代运动不仅早于广

大亚非拉其他国家ꎬ 甚至早于北欧、 德国等那些被卷入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

欧美国家ꎮ③ 作为一个拥有伟大的古代文明的东方大国和长期处在封建状态下

的阿拉伯国家ꎬ 棉花的生产和纺织业的繁荣ꎬ 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ꎬ 使埃

及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全球贸易体系ꎮ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ꎬ 打破了埃及

之前的孤立状态ꎬ 亚历山大港一度成为 １９ 世纪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ꎬ 使亚

欧大陆密切联系起来ꎬ 这也成为埃及向欧洲金融借贷的引线ꎮ
作为 “破坏性使命”ꎬ １９ 世纪埃及的发展ꎬ 更大程度上是 “负向” 的发

展ꎬ 进步是建立在埃及人民的血泪之上的ꎮ 英国资产阶级在埃及所做的一切ꎬ
既不会使人民得到解放ꎬ 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ꎮ １９１４ 年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ꎬ 基于埃及的战略位置ꎬ 英国加强了对埃及的控制ꎮ “暂时占

领” 政策的终结ꎬ 使埃及彻底沦为英国的附属国ꎮ
斯塔夫里阿诺斯将 １９ 世纪后期称为西方国家的 “新帝国主义时期”ꎬ 不同

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ꎬ 新帝国主义不仅在土地上进行剥削和殖民统治ꎬ 还要从

根本上改变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结构ꎬ 迫使被征服国家发生彻底的改变ꎮ④ 这时ꎬ
战争不再是西方列强向外扩张的重要手段了ꎮ 例如ꎬ 在埃及棉步入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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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埃及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互动　

之后ꎬ 英国人约翰􀅰鲍林声称 “埃及永远无法成为工业品的制造国”①ꎮ 事实

上ꎬ 埃及并不是没有能力制造工业品ꎬ 而是强大的英、 法殖民势力不愿见到埃

及以工业化为基础崛起ꎬ 从而损害它们在中东的利益ꎬ 因此通过种种手段促使

埃及畸形的转变为以单一农作物出口为导向的道路ꎮ 卡尔􀅰波兰尼在其著作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中提到一个观点ꎬ 即 “贸易已经变得与

和平相关联ꎬ 贸易现在依赖于一个国际货币体系ꎮ”② 西方不需要采用军事手段

强行地制裁别国ꎬ 而是选择用金融资本的扩张作为主要手段ꎮ 欧洲的金融资本扩

张与重工业的密切相关使得列宁断言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原因ꎬ 尤其是对势力

影响范围、 特许权、 治外法权的争夺ꎬ 以及西方霸权压制落后地区———以便投资

铁路、 公共设施、 港口和其他使得重工业能够从中牟利的永久性设施———的无数

形式的原因ꎮ③ 加之ꎬ 埃及国家内部进行盲目改革ꎬ 统治者寄希望于通过改革脱

离奥斯曼帝国而获得内部自治ꎬ 却不熟谙本国国情ꎬ 执意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

为范式ꎬ 导致现代化道路发生偏移ꎮ 对于埃及当时的治理而言ꎬ 统治者在改革

道路上缺乏正确的理念ꎬ 虽以摆脱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掌控、 达到彻底独立为

目标ꎬ 却一步步地向外给予特许权ꎬ 让国家更容易受到欧洲的侵蚀ꎮ 因此ꎬ 在

这一被边缘化的消极过程中ꎬ 埃及仅仅只是依附性发展ꎮ 这使曾经富裕且相对

独立的埃及缺少发展的自主权ꎬ 沦为依赖欧洲并且受其剥削的国家ꎮ
１９ 世纪埃及的现代化改革及其与现代世界体系的互动留下了诸多经验和

教训ꎮ 对于埃及来说ꎬ 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ꎬ 进入现代世界体系

的过程是异常沉重的ꎮ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埃及发展问题仍然

是地区和国际热点话题之一ꎮ 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的指导ꎬ 我们应当时

刻以辩证思维多角度全方位地分析问题ꎮ 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方面ꎬ 埃及更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ꎬ 与时代发展同进步、 与人民群

众共命运ꎬ 才能走出长期以来西方化或不发展、 低度发展的陷阱ꎬ 才能焕发

出一个古老文明古国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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